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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合会国家跨区域价值链合作路径探究∗

黄　 昊　 余南平

摘　 　 要: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正在被新技术革命、地缘政治、全球

价值链结构调整等变化重塑,海合会国家也受到国际政治经济新环境

和自身所处“新月曲线”的深刻影响。 从价值链链接的视角来看,中海

之间的贸易往来塑造了中国—海合会国家跨区域价值链的合作经济基

础,全球价值链结构性重塑为中国与海合会国家跨区域价值链的合作

提供了新机遇。 从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和结构变化角度看,海合会国家

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海合会国家经济体量规模上升。 中海之间相

互投资使得中海企业相互深度嵌入,已经形成了跨区域价值链的合作

与对接,进而可以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中创造新型跨区域全

球价值链。 中海基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跨区域深度合作,既能为海合

会国家寻找到现实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之路,又能向海合会国家经

济社会结构转型注入持久的动力。
关 键 词: 中国—海合会国家合作;全球价值链;跨区域价值链;新月曲

线

作者简介: 黄昊,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20 级博士生

(上海
 

201100);余南平,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上海
 

201100)。
文章编号: 1673-5161(2023)06-0030-21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03·

∗ 本文系 2020年度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价值

链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研究”(20DZA099)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海合会国家跨区域价值链合作路径探究

一、 问题的提出

海合会国家地处于古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位置,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着经

贸往来。 自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海合会国家均与中国签署了

“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友好合作不仅源远流长,更是携

手走过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紧密合作的十年。① 从政治地位上看,海合会是促

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维护海湾地区安全和推动解决

中东问题的重要力量。 从地缘位置角度看,海合会国家在历史上和近代以来一

直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海合会国家西临红海,东据波斯湾,自古以来控制

着世界重要的运输通道,同时海合会国家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带。 从宗教地位来看,海合会国家中的沙特阿拉伯是伊斯

兰教逊尼派的领袖,拥有麦加和麦地那两座伊斯兰教圣城。 从世界能源供给角

度看,海合会国家是全球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所处位置是世界重要的碳氢能源

产区。 海合会国家石油探明储量占全球石油探明储量的 30%,石油产量接近全

球石油总产量的 25%。② 但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海合会国家产业较为单一,工
业化进程易受到国际环境恶化的影响。 海合会国家被锁定在产油国的国际分工

地位,导致海合会国家经济高度依赖石油经济,极易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

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全球价值链主导着全球产业分工和全球生产,进而形成全球生

产网络并呈现独特的国际权力表现。③ 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中节点与功能的不

对称性特点,使得在美国霸权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美西方等强势经

济行为体可以通过控制研发、生产、流通等环节,限制弱势的新兴经济体获得更

多增加值。 美西方在全球价值链的权力优势可以阻碍新兴经济体获得新技术和

实现产业升级,也难以通过多产业链节点链接真正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这种困

境是当下海合会国家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面对的现状。 海合会国家一直受困

于全球价值链的孤悬上游地位,同时不得不面对同处价值链外围且多供应主体

·13·

①

②

③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和巴林等六

个国家。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是海湾地区最主要的政治经济组织。
刘冬:《海合会国际汇率制度的形成、经济理性与缺陷》,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

所,2023 年 4 月 12 日,http: / / iwaas. cass. cn / xslt / zdlt / 202304 / t20230412_5619553. shtml,上网时

间:2023年 10月 18日。

 

有关全球价值链的权力特点、作用,全球价值链作为全球经济基础的研究分析,参见余南

平:《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的形塑及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 12期,第 120-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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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分竞争。①

当下,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正在重新被新技术革命与地缘格局变化所塑造。
从现实角度看,海合会国家都是传统资源型产油国,石油、天然气等碳氢能源供

应是其经济基础,也是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途径。 当下正在进行的新能源

技术革命已经对传统能源奠定的全球经济秩序产生了冲击,从而也会对海合会

国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从未来趋势看,未来通用人工智能技术(AGI)的发展,
使得人类社会生产力将再次发生重大变革。 而海合会国家工业基础薄弱,人工

智能嵌入全球生产体系后海合会国家工业化可能会受到更大的阻碍。 这两大问

题可能进一步导致海合会国家既无法摆脱“资源诅咒”,又可能长期被固化在全

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的“功能分工陷阱”。②

百年大变局意味着历史性新挑战和同等大机遇,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新变化

在给海合会国家带来挑战时,也给海合会国家与中国携手共进创造了新空间。
本文着眼探讨国际政治经济新变化,对海合会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挑战与机

遇,分析、探讨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如何相向而行,通过跨区域价值链融合进一步

创造新型全球价值链的实现路径。③

二、 文献梳理

自海合会成立以来,学术界对海合会国家的研究逐渐增强,在政治、经济、文
化、科技、社会等领域都有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研究。 其中,对海合会国家产业链

和价值链维度研究多集中于海合会国家区域一体化研究、海合会国家能源产业

链价值链和中海各领域合作等三个维度。
一是海合会国家区域一体化研究维度。 有研究认为,海合会的模式适宜中

东区域特点,被视为是中东地区主义的典范,海合会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和安全合

作都取得重大成就。④ 在金融一体化领域,有研究认为海合会国家内部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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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价值链外围弱势经济体融入全球价值链问题,学术界的基本结论是,身处外围的弱

势经济体难以直接与核心节点国家相连接,只能通过中介与其他行为体进行联系,这种长链路的

联系方式更具有脆弱性。 参见 Stephen
 

P.
 

Borgatti
 

and
 

Martin
 

G
 

Everett,
 

“Models
 

of
 

Core / periphery
 

Structures,”
 

Social
 

Networks,
 

Vol.
 

21,
 

No.
 

4,
 

2000,
 

pp.
 

375-395。

 

孙志燕、郑江淮:《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与“功能分工陷阱”的跨越》,载《改革》2020 年

第 10期,第 63-72页。

 

在既有全球价值链研究中,跨区域价值链合作一直是学术研究中的短板,本文所指的跨

区域价值链融合是指中国主导的东亚生产性价值链与海湾国家资源性价值链链接与改造。

 

金良祥:《试析中东地区主义的困境与前景》,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 4期,第 88-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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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较大。① 同时,还有分析认为,海合会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一体化水平较高,
其对世界经济的刺激作用远超于其他产油国。②

二是产业链和价值链分析维度。 有研究认为,伴随全球经济持续下滑,经济

形势严峻,国际油价波动给海合会国家经济转型带来阻碍,海合会国家经济多元

化受到挑战。③ 同时,近年来海合会国家能源转型问题引发学界的关注,有分析

认为,海合会国家具有传统能源的优势,也具有新能源所需要的资源禀赋,中海

进行双边和多边的新老能源领域的合作,能够建立起能源命运共同体。④ 另外,
还有观点认为,海合会国家通过能源转型和整合碳氢能源下游价值链可以加强

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多元化,促进海合会国家的就业。⑤

三是中国和海合会国家各领域合作研究维度。 有研究注意到,中国于 2020
年取代欧盟成为海合会最大贸易伙伴,将会在产能方面的合作日益紧密。⑥ 在传

统能源领域,有分析认为,中海合作呈现出由贸易到共同开发再到技术支撑的不

断升级状态。⑦ 而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有研究认为,海合会国家纷纷出台数字

战略,中海数字领域的合作持续加深,⑧但中海数字合作也面临全球“技术—政

治”风险。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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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对海合会国家的影响分析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加剧,特别是在新技术革

命、全球价值链结构和地缘政治等方面。 一是,新技术革命中的新能源革命直接

影响以传统碳氢能源为主导的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基础,削弱海合会国家的实力;
二是,在传统碳氢能源价值链体系中,海合会国家陷入“新月曲线”分布不均匀的

长期困境;三是,美西方以所谓“脱钩”和“去风险”打造战略价值链,引发全球价

值链结构性调整;四是,近期以来地缘政治变化加速,尤其是围绕中东区域的地

缘政治变化,对海合会国家产生深刻而激烈的影响。 以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新

变化的叠加和溢出作用的合力对海合会国家的影响尤为显著,海合会国家不得

不面对变化而形成的战略难题。 在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

中,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表示,当前世界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需要各方团

结应对。 海合会国家都希望加强对华合作,希望通过此次峰会规划未来海中合

作重点领域,开辟海中关系新篇章。①

(一) 新技术革命对海合会国家经济基础的影响

从人类技术进化特点来看,技术具有“中心—边缘”的特性,并形成技术中心

地带和技术边缘地带。 目前,美国、中国和德国是全球价值链网络的三大中心节

点,并以这三个技术中心向外链式扩散新技术。 更具体而言,由于历史因素和经

贸因素,北美与西欧共同形成了北美—西欧技术中心地带,中国和日本、韩国等

国构成了东亚技术中心地带。 海合会国家在地缘位置上处于北美—西欧和东亚

辐射圈的最远端,同时也处于全球价值链更为上游的位置,这就导致海合会国家

事实上是处于技术边缘地带。 自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产业分工和

全球生产网络体系曾一度达到动态平衡。 但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原有的动

态平衡已经被打破,新技术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网络,并导致全球价值链网络结

构在振荡中重塑。 新技术革命中新能源革命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已
经对全球价值链的底层网络构造产生深刻影响。 正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认为,处于边缘和半边缘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 因

此,技术边缘的海合会国家更容易受到技术革命的影响。
新能源技术革命直接对海合会国家能源贸易产生影响。 从新能源技术革命

的两个维度来看:第一个维度是在新技术加持下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经能够

实现规模性商业化,如当下全球重点发展的太阳能、风能、氢能和核能等;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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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中国政府

网,2022年 12月 10日,https: / / www. gov. cn / xinwen / 2022-12 / 10 / content_5731120. htm,上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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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是原有难以开采的资源在新技术发展后可以较为平价地被利用,如页岩气、
可燃冰等。 国际能源署( IEA)的发布报告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占全球电力总量的 29%。① 国际能源属的报告还预测,在未来五年可再生能

源的装机容量将快速发展,到 2026年将占全球新增电力装机容量的 90%以上。②

美国本土的页岩气革命不仅降低了其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性,借此成为全球能源

市场的新的主要供应国,直接改变了全球能源市场动态,这使得阿拉伯国家很难

使用能源武器参与到国际博弈。③ 页岩气技术的成熟使得更多的非传统能源供

应国加入全球能源供应体系,在传统的“四圈两系”能源格局中只有供需一体化

的美洲贸易圈较为稳定,而其他三个供需分离的油气供需体系更容易受到外部

因素影响。④ 除了新技术带来的能源供给增加外,新型能源发电的增加和相应的

新输配电技术改善,使得远距离跨区域输电成为现实,而这将加快欧洲和全球其

他地区能源的“去碳化”进程。 例如,依靠先进的跨国区域电网,欧洲可以通过北

海风电厂、法国核电厂和西班牙—北非光伏电厂等多条渠道获得电力供给,而这

将直接降低欧洲对海合会国家的石油需求。 同时,自 2022年乌克兰危机以来,美
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使得欧洲受到制裁反噬作用,造成了欧洲能源安全困

局,⑤而寻求多元化供给和实现能源独立已经成为欧洲公共安全首选战略。 2022
年 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报告核心就是加速能源转型,提高能效,减少对化石能源

的依赖。⑥ 从欧洲能源结构调整看,2022年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占欧盟总发电量

的 22. 3%,首次超过核电(21. 9%)和天然气(19. 9%)。⑦ 能源结构变化引发未来

地缘政治利益的变化已初步呈现。
历史发展经验证明,工业化和现代化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必要途径,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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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构建区域价值链和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基础。 国际组织研究报告指出,
在过去的成功案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出口能够有效解决工业化

的问题。 但是伴随技术变化,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出口模式将导致生

产率增长可能与就业增长负相关。① 因此,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从外部来看,海
合会国家在国家经济转型,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不免受到域外大国为地

缘政治利益的政治与技术权力干涉。 从内部看,海合会国家的本身工业化缺失

会导致社会结构不稳定和分化,不利于海湾地区独特的阿拉伯文明可持续发展。
同时,海合会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缓慢和迟滞,可能会导致其在新技术革

命快速进程中再一次掉队,进而将海合会国家持续围困在“地租型经济”和“能源

依赖型经济”禁锢之中,威胁其经济基础。
(二) 海合会国家碳氢能源价值链“新月曲线”分布不均匀的困境

从产业价值链角度分析,海合会国家长期以碳氢能源产业作为支柱产业。
尽管碳氢能源产业可以根据不同生产环节细分出不同经济实体和主体,但石油

公司普遍没有采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而将碳氢能源产业链的所有环节全部集

中,进行纵向一体化经营。 碳氢能源产业的上中下游多环节塑造了产业链格

局,②主要石油公司的投资结构和盈利结构均是上游勘探开发占据主要地位、中
下游运输和炼化占据次要地位,导致了上中下游环节价值链严重分布不均。③ 而

这种碳氢能源产业的价值链曲线恰好符合阿拉伯国家文化中的新月形象,呈现

出“新月曲线”(crescent
 

curve)的特征(见图 1)。 同时,海湾地区的碳氢能源价

值链一直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 在二战前,海合会国家在碳氢能源价值链中只

能获得地租利益。 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中东尤其是海

湾地区通过殖民统治方式获得石油租让权,并以租让制的方式开采石油。 租让

制导致租让国政府对油气资源无法直接介入,难以直接参与到油气资源的产业

链和价值链之中。④ 这也造成了在当时海合会国家虽然拥有巨大的油气资源,但
是在二战前难以通过油气资源获得相应的利益,而英法荷美等国家可以通过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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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碳氢能源产业价值链的“新月曲线”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而成。

获得巨额利益。① 这些巨额利益也仅在英法荷美等国之间建立的国际石油公司

进行分配。② 例如,根据英国和巴林在 1930 年签订的关于租让权和勘探权的协

定,巴林政府只能从开采出的每吨石油中获得 3. 5卢比(约 1. 05美元)的收入。③

在 20世纪 70年代后,世界各地都掀起了油气资源国有化和私有化的浪潮,
海合会国家油气资源逐步转为由本国的国家石油公司掌控,同时,石油输出国组

织(OPEC)也开始发挥国际资源价格调节作用。 不过,由于技术和市场等因素,
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石油公司依旧控制着海湾地区能源价值链的上下游的勘探、
炼化、运输、分销等环节。 进入 21世纪以来,海合会国家的国家石油公司一直试

图建立真正的上下一体的能源产业链和价值链。 但受制于工业基础薄弱和产业

链协同能力差一直未取得真正意义的突破。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分析,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将海合会国家产业分工定

格在能源出口国,并把海合会国家一直限定在单一的价值链上游端,且通过技术

限制攫取了大量上下游附加值。 海合会国家因其地理位置位于联通亚非欧的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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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且盛产碳氢能源资源,使得近代以来全球大国都同海合会国家具有能源投资

和贸易往来。 美西方国家采用扶植自身势力代理人的方式,把海合会国家同自

身工业体系进行深度捆绑。① 20 世纪冷战开启后,海湾地区对美国和苏联具有

同样重要的战略意义。 美西方国家为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和实现冷战胜利,在海

湾地区建立了新的石油贸易秩序。② 而苏联则试图以产油国地位协同中东地区

资源国家对西方形成“能源战略武器”威慑。 美国基于地缘战略提出中东自由贸

易区(MEFTA),美国构建的中心辐射性关系(hub-and-spoke
 

relationship)也对该

地区国家产生了负面经济影响。③ 同时,有分析认为,欧洲和美国同中东地区的

阿拉伯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没有促进该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反而助长了该地区

的分裂。④ 另外,美西方通过在海湾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开展大众传播与公共外

交、设立教育交流基金会的方式,高度嵌入海合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
试图深度控制海合会国家,使其符合美西方的利益。⑤ 因此,海合会国家的能源

价值链从全产业链附加值端看,其各领域和环节的大量附加值都受到外界的影

响,在本身就分布不均匀的“新月曲线”,陷入价值链困境。
(三) 全球经济新形势下的全球价值链结构性调整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已经触发全球价值链实质性结构调整。 一方面,全
球价值链已经开始向区域价值链进行转移性重构,从增值贸易角度看,近年来全

球价值链增值贸易集中于地缘上更接近的区域范围内,特别是区域贸易协定的

内部贸易伙伴之间。⑥ 另一方面,近年来,全球各类保护主义政策层出不穷,在现

有 WTO 框架下存在治理失效问题,促使各类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并将

导致全球价值链的调整。⑦ 同时,西方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快速兴起,严重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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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业链正常运转,尤其危害全球技术价值链。① 从趋势来看,未来全球价值

链将不再以全球分工物理现实为主导。 美国为维护霸权秩序将权力问题放在

首位,不考虑全球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也不顾全球现有分工体系和产业链关

联,试图把全球价值链强行变成战略价值链,形成“小院高墙”和“友岸外包”的
态势。 与此同步,美国还充分利用产业政策迫使产业回归,以应对全球价值链

扩张导致的美国权力流散,这也导致了产业链和技术链的不稳定。② 美国的战

略调整将严重损害全球价值链固有经济效率,海合会国家已经开始充分认识到

全球价值链的区域性和战略性转变。 而中国和海合会国家可以通过经贸合作、
相互投资、产业链合作构建跨区域、延伸型、外溢性新型价值链实现双方互利

共赢。
现实中,贸易战与地缘政治风险促使世界各国都转向将国家安全置于首位,

美西方都重新推出了各类产业政策。 发达国家产业链回迁( reshoring)将进一步

导致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全球分工扩大嵌入全球价值链,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

和现代化将遭受重大挑战和阻碍。 在此新政治经济环境下,海合会国家既要面

对西方发达国家将核心产业逐渐迁回本土的结构性调整,又要通过机会寻找自

身经济的新增长点。 而与发达国家产业链回迁相反的是,中国一直高举开放合

作大旗,积极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世界共同发展贡献力量。 因

此,在发达国家产业链集体回迁的背景下,海合会国家和中国跨区域价值链构

建,将有助于推动海湾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
伴随全球经济形势和地缘政治形势变化,全球生产分工和全球供应链布局

发生调整,作为国际权力承载的全球价值链也正处于结构性调整中。 国际组织

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网络的中心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已经基本取代

日本成为亚洲的供应中心,同时也取代美国成为北美和南美的供应中心。③ 这种

变化已经反映在海合会国家的能源产业价值链中。 传统上,海合会国家的能源

产业链需要分包给美西方国家石油公司或技术公司进行作业,④但近年来海合会

国家已经逐渐转向中国企业、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进行作业。 仅以沙特阿美公

司为例,虽然,在 2019年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遭受恐怖袭击后设施的维护中依然需

·93·

①

②

③

④

 

余南平、戢仕铭:《技术民族主义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分析———以全球半导体产业为例》,
载《国际展望》2021年第 1期,第 67页。

 

余南平、廖盟:《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国家产业政策———以美国产业政策变化为分析视

角》,载《美国研究》2023年第 2期,第 93页。

 

邢予青、[意]埃利萨贝塔·詹蒂尔、[美]杜大伟:《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超越

制造》,第 24页。

 

Pierre
 

Shammas,
 

“ Saudi
 

Arabia 
 

Petroleum
 

Industry
 

Review,”
 

Energy
 

Exploration
 

&
 

Exploitation,
 

Vol.
 

18,
 

No.
 

1,
 

2000,
 

pp.
 

1-86.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3年第 6期

要从美国和欧洲进口设备。① 但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企业和沙特阿美公司也在

不断加深合作深度,其中代表性案例包括:中国电建建设的沙特阿美吉赞 3850兆
瓦电站项目成功并网;中石化第五建设有限公司签约沙特阿美贝里油气处理项

目;中石油管道局承建沙特阿美哈拉德及哈维亚北部压气站管道项目;中国电建

中标沙特阿美 Jafurah 海水淡化项目;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签约沙特阿美 Amiral
项目工程、采购和施工合同。②

全球经济新格局下,对于海合会国家而言,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不需要再通过

其他的节点和支路进行中介就可以直接融入全球价值链。 海合会国家还可以借

助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跃升,促进自身向全球价值链中心节点的靠拢。
因此,中海合作符合海合会国家战略利益,也顺应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的趋势。

(四) 新政治经济格局下沙特和伊朗大和解

沙特和伊朗是中东地区的两个重要核心国家,也是全球重要的能源供给国,
两国分别代表着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利益。 沙伊两国之间的矛盾源于历

史、宗教、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分歧,导致两国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和对抗的

状态。 同时,由于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殖民主义影响的残余存在,域外势力的影

响也在激化沙特和伊朗的矛盾。 这不仅影响了沙伊两国的安全和利益,也给中

东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023 年 3 月,沙特和伊朗在中国的主

持下达成历史性的和解协议,同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并探讨加强双边合作。 沙

伊“世纪大和解”由此开启了该地区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新纪元。
沙特和伊朗的和解对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首

先,有利于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为海合会国家发展提供和平稳定的环境。
沙特和伊朗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对话协商,将会缓和区域紧张

局势。 在伊核问题上,可能为恢复伊核协议和防止核扩散提供支持。 作为世界

重要的产油大国,沙特和伊朗的和解能够降低石油市场的风险溢价,维护石油供

应链的稳定性,并为中东地区长期和平稳定建立了基础。 其次,有利于推动海合

会国家的经济多元化和转型,打破单一依赖石油的发展模式。 沙特和伊朗激活

1998年签署的多领域总协议,对接自身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计划,为区域发展

注入新动力,并促进在能源、基础设施、科技、金融、旅游等领域的发展。 最后,沙
特和伊朗都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沙伊两国能够在“一带一

路”倡议框架下拓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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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和伊朗的和解有利于增强中东地区国家的凝聚力和自主性,提升整个

中东地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为中东极具影响力的两个地区大

国,沙特和伊朗的友好合作能够促进地区内部团结与协调,为地区发展提供政治

基础。 同时,沙伊的和解对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构成一定程度上的战略威

慑。 以色列表面上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但实质上是“美国战略影响人”,以色列面

对沙伊的历史性和解将会面临极大的地缘战略被动,在一定程度也会牵引美国

的战略力量分配与投射,进而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影响,这种不确定的变化反而

会提升海合会国家,包括伊朗自身的战略议价权。

四、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海合会国家深化合作的路径分析

全球化发展必然产生不同时代的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体系,近代历史一

再呈现着全球生产分工合作和价值链组合。 在大英帝国历史上,英帝国通过殖

民地构建了“宗主国—殖民地”闭环价值链。 英国本土资源有限,英国利用海上

军事优势和当时先进的商业模式,在从殖民地获得大量原材料并进行工业加工

后,再供给到英帝国势力范围内。 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根据殖民地不同情况建立

不同的治理体系,以保证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 同时,为了维护闭环价值链的稳

定性,英国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不平等条约限制其殖民地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强
制殖民地只能与英国进行贸易。 20 世纪全球化高涨期的全球价值链加速扩张,
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当下最重要的全球经济基础。 当代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以世

界各国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进程为主导。 二战后,形成了以美西方为主导的西

方集团价值链。 冷战结束迎来了更广阔的全球化空间,全球主要生产力量被纳

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中。 由此,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基本成形。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国家集团、组织、跨国企业、企业和行业协会等各行为主体

通过嵌入和附着全球价值链网络,产生了复杂的结构性和关系性权力关系。 基

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性权力和衍生性权力特点,发达国家可以主导和利用全球

价值链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施加霸权,影响他国现代化进程,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

限定在为自己服务的特定层级和分工地位上。
(一) 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海合会合作路径框架分析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海合会国家集体“向西看”,试图对接美国—德国主导

的北美—西欧全球价值链中心节点。 但是,美西方大国仅允许海合会国家作为

碳氢能源出口国接入全球能源价值链,依靠能源工业进行有限的工业化,严重限

制了海合会国家的发展。
国际新政治经济格局下,海合会国家面临战略挑战和机遇,特别是新能源技

术革命和新一代人工智能革命,将对海合会国家未来发展产生了复杂的颠覆性

和未知性影响。 多领域的新技术革命对海合会国家下一阶段的发展提出了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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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角度看,海合会国家如果希望在国际新政治经

济环境下保持国家发展顺畅,就必须主动全面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之

中,并利用其石油资源大力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破除“资源诅咒”,进而获得“资
源祝福”。 更重要的是,工业制成品能力的获得,既是海合会国家有效摆脱外来

进口产品价格波动,有效控制本国通胀的战略诉求,同时也是海合会国家获得工

业物质基础,进而保障国家安全的必然战略选择。
在海合会国家多重战略考量中,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

现代化硕果累累。 中国发起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

倡议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稳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推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现代化相得益彰。 因此,海合会国家可以通过对

接全球价值链的三大关键节点之一中国,借助中国的产业链和规模制造能力迅

速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打通全球价值链链路。 由此,在必然的战略实现中,中海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合作路径则变得清晰可见(图 2):首先通过贸易往来建立中海

之间的贸易网络,
 

形成中海深度合作的物质基础和跨区域价值链融合;其次以中

图 2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深化合作的路径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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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相互投资建立稳定的产业合作,实现跨区域价值链的互嵌;最后紧随数字经

济趋势,中海建立虚实结合的合作,实现虚实经济的协同发展。
(二) 中海双边贸易物质基础与跨区域价值链融合

自古以来,中国通过古丝绸之路就与阿拉伯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改革

开放后,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自 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起,中国开始从

阿拉伯国家进口石油,双边贸易规模迅速提升。 近年来中海间贸易迅速增长,海合

会成员国是中国能源的主要供给方,中国的机电产品、轻工产品、纺织产品、建材产

品等深受海合会成员国喜爱。 中海具有强互补性的双边贸易形成中海合作的物质

基础,也为海合会国家与中国合作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产业链深度链接的机遇。
首先,中海货物贸易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 中国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

对海合会成员国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海合会成员国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是中国

重要的能源进口来源地。 自 2020年起,中国连续两年成为阿拉伯国家最大贸易

伙伴,阿拉伯国家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原油供应源。 其中,海合会国家沙特、阿联

酋和阿曼是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第一、第二和第四贸易伙伴。 从货物贸易角度看,
虽然在 2008年金融危机和 2014~2015年石油价格下跌期间,中海贸易进出口总

额有阶段性调降,但随后中国同海合会各国货物贸易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近二十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呈现了稳定高增长趋势。① 从前景角度看,中国作为全球制造

强国,未来经济发展战略定位紧紧抓住高端制造业,海合会国家能够提供制造业

所依赖的化石资源。 由此,即使新能源革命推动未来能源结构转型后碳氢资源

在能源领域的占比下降,但“中国制造”中的化工原材料及下游仍然需要有巨大

的碳氢资源,这是其它全球价值链中心所不具备的特点。 因此,中海货物贸易的

合作空间依然广阔。
其次,中海间服务贸易稳定增长,高新领域服务贸易潜力巨大。 2014 年习近

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高级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构建“1+
2+3”合作格局,其中“3”是指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
努力提升中阿务实合作层次。 在核能合作领域,中核集团与阿联酋、沙特等国签

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并在铀矿勘探、核燃料供应、核电站运维等领域达成合

作意向;在航天领域合作,2017年 5 月第一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召开,开启了中

阿卫星导航领域的深度合作。 目前,北斗卫星已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阿曼等

国多领域应用,北斗 / GNSS 技术也大幅提高了阿联酋铁路的建设效率。 同时,
2018年 5月,“龙江二号”微卫星搭载了沙特光学相机,开启了中沙两国在月球和

深空探测领域合作的先河。 同年 12月,中国在 2018年为沙特发射了“沙特-5A/ B”
(SaudiSat5A / B)两颗遥感卫星。 2022 年 9 月,中国国家航天局与阿联酋拉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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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中心签署了关于嫦娥七号任务搭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方将为阿方提供

“拉希德二号”月球车搭载、测控和数据接收等服务,双方共享“拉希德二号”月球

车探测成果。① 在新能源领域,目前中国出口的大量光伏、风能产品和技术,2022
年中国对阿联酋出口光伏组件产品约 3. 4GW,同比增长超 300%。② 可以为海合

会国家自身的能源转型,绿色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服务支撑。
最后,海合会一体化机制有助于推动跨区域价值链合作。 目前,海合会国家

内部通过海合会机制已经形成了区域经贸网络,内部资源充分整合为跨区域价

值链的合作提供机遇。 从内部整合来看,2021年 12月,海合会成员国第 42届领

导人峰会发布联合声明指出,2025 年前将实现建立海合会共同市场一体化等目

标。 从海合会国家能源合作看,绿色能源构建是其重点方向。 2009 年海湾合作

委员会电网互联管理局(GCCIA)建立,协调运行海湾国家跨国电力交易和电网

互联互通。 海合会国家日照资源丰富,具有光伏发电的资源优势。 随着跨区域

输电技术成熟与海湾国家能源绿色转型,海湾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将不断扩大。
有研究认为,海合会成员国之间通过天然气管道基础设施可以促进区域能源和

贸易合作,为海合会成员国进一步提供经济效益。③ 从区域一体化的横向比较来

看,2010年至 2018年间,海合会成为最有效和增长最快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成员

国内部和对外贸易都在不断增长。 海合会经济一体化可以充分发挥自由贸易协

定优势,同时借助经济自由区嵌入全球分销链。④ 可以预见,随着海合会一体化

加强,中海合作框架构建与逐级落实,中国主导东亚价值链与西亚海合会价值链

深度融合,可以形成跨区域的价值链放大机制,中国产业链延伸和牵引也将反向

推动海合会国家政治经济一体化协同加速。
(三) 中海相互投资深化有助提升海湾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

海合会国家早已认识到需要利用资源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进而获得先进

技术进而实现本地区的工业化。⑤但是,美国一直对产油国的投资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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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投资和收购美国战略资产的担忧,美国进行了多维

度的阻挠设计和行动。① 进入 21 世纪,美国更是以海湾阿拉伯国家支持恐怖主

义为由,持续限制打压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发展。② 虽然,有研究认为弱势经济体

可以通过努力改善自身全球价值链地位。③ 但这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假设结果,
并不会发生于规模过小的经济体,也不会产生于工业化基础薄弱的国家。④ 因

此,海合会国家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必须通过新模式,特别通过与中国加深合作

进行改善。 而从基础来看:
首先,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和中

阿合作论坛机制,为海合会国家对接中国价值链进行了顶层设计。 中国与海合

会国家高度互补,中国在多领域具有技术领先、工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大等优

势,海合会国家能源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有待开拓。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后,中国对海合会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不断上升。⑤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和海合会国家的

战略对接路径。 海合会国家所提出的本国未来发展计划包括沙特“2030 愿景”
(Vision

 

2030)、“我们阿联酋 2031” (We
 

the
 

UAE
 

2031)、“卡塔尔 2030 国家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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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United
 

States,简称 CFIUS)以监管来自外国的投资。 参见 Jonathan
 

Masters,
 

James
 

McBride
 

and
 

Noah
 

Berman,
 

“What
 

Happens
 

When
 

Foreign
 

Investment
 

Becomes
 

a
 

Security
 

Ris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anuary
 

3,
 

2023,
 

https: / / www. cfr. org / backgrounder / what-happens-when-foreign-
investment-becomes-security-risk,上网时间:2023年 4 月 20 日。 美国反对 OPEC 组织的投资者对

“敏感关键”领域的投资或收购,同时限制 OPEC 投资者在欧洲和日本等国的投资,在美国国内已

经达成共识设计。 参见[美]迈克尔·赫德森:《全球分裂: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杨成果等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年版,第 87-89页。

 

2006年,阿联酋迪拜港口世界公司准备从英国公司手中收购美国纽约、新泽西、巴尔的

摩、新奥尔良、迈阿密和费城等 6个港口的经营管理权。 在美国小布什总统(George
 

Walker
 

Bush)
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该交易后,美国参众两院进行了阻挠,最终迪拜港口世界公司将港口

经营权移交给美国的机构。 因此,在美国的设计框架中,海湾阿拉伯国家只被允许货物贸易进行

商业进口,而不是通过全球分工嵌入价值链,因而,海湾阿拉伯国家难以通过链接美西方主导的北

美-西欧价值链节点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例如,弱势新兴经济体通过与强势的行为体建立贸易伙伴关系,能够逐渐从孤立地位上

升至外围地位再到更高的地位,参见 Johannes
 

Glückler
 

and
 

Robert
 

Panitz,
 

“Relational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Network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 16,
 

No. 6,
 

2016,
 

pp. 1161-1185。 再

如,弱势新兴经济体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培育本国跨国公司,促使本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节点位

置变化和关系路径变化,削弱强势行为体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与干预,具体见:李括:《全球价值链时

代美国对华战略博弈的权力与制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 5月,第 55-56页。

 

中国因其足够的国内市场规模体量,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近乎全产业链的自主工业化体

系构建,为判断提供了反证实例。

 

数据来源:《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22年11
月7日,http: / / images. mofcom. gov. cn / fec / 202211 / 20221118091910924. pdf,上网时间:2023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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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Qatar
 

National
 

Vision
 

2030)、“科威特 2035
 

愿景”(Kuwait
 

Vision
 

2035)、“阿
曼 2040 愿景” (Oman􀆳s

 

Vision
 

2040)和 “巴林 2030 经济发展愿景” (Bahrain
 

Economic
 

Vision
 

2030)等。 在实践中,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海合会

国家发展战略,如 2022年 12月 8日中国政府与沙特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 愿景”对接实施

方案》。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不带附加条件的经贸合作与投资,有助于促进海合会

国家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并以此为契机促进实现海合会国家工业化。
其次,实体层面的中国—海合会相互投资已经全面展开。 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显著提高了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

地位。① 同时,高技术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并且全

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也会促使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② 全球价值链的深入研究

表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模式使得新兴经济体通过外国市场获取新的知识和技

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也会对东道国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③ 从实践与

实体合作角度看,在石油化工领域,2016年沙特阿美和中国石化合资建设的中沙

延布炼厂已经投产,设计加工能力达日加工 40 万桶原油,拥有世界领先的炼化

设备和管理运营标准;④2023年 3月,沙特也通过反向投资融入中国化工产业链;
在制造基础领域,2023年 5月,中国宝钢与沙特合作方共同投资设立沙特厚板公

司,主要服务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油气、造船、海工等多个战略性工业领域。⑤ 在

新能源和绿色能源领域,2017年迪拜哈斯彦清洁燃煤电站项目破土动工,该项目

实现了从投资、制造、建造的“全中国化”;沙特红海综合智慧能源项目由沙特与

中方合作建设,则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模在建储能项目。 在核能领域,中核集团则

与阿联酋和沙特等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并在铀矿勘探、核燃料供应、核
电站运维等领域达成深度合作意向。 实证研究已经表明,相互投资能够有效提

升双方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并使得双方能够增强获得附加值的能力。⑥

最后,中国同海合会国家的产业园区合作,为海合会国家全方位提升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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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张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载《经济问题探索》2017 年

第 11期,第 114页。

 

丁秀飞、毕蕾、仲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双向影响关系研

究》,载《宏观经济研究》2021年第 12期,第 69页。

 

邢予青、[意]埃利萨贝塔·詹蒂尔、[美]杜大伟主编:《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
超越制造》,第 5页。

 

《中石化:用中国品质给世界“加油”》,中国一带一路网,2017 年 5 月 12 日,https: / /
www. yidaiyilu. gov. cn / zgsh. htm,上网时间:2023年 4月 25日。

 

吴丹璐:《宝钢股份将建设海外首个全流程生产基地》,载《解放日报》2023 年 5 月 2 日,
第 2版。

 

郅曼琳、范祚军、王鹏宇:《投资合作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载《统
计与决策》2022年第 23期,第 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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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能力提供生产性基础能力,可以推动海合会国家调整生产关系,提高国

际分工地位。 已经有研究认为,产业园区合作促使全球价值链中心节点在形式

上前移至海湾地区,顺应国际生产的短链化趋势,①海合会国家在石油相关化

工品加工具有极高的资源禀赋,并且海合会国家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在光伏新

能源相关领域更具有独特优势,海合会国家可以利用自身资源禀赋进行特色的

工业化和现代化。 海合会国家通过同中国的产能合作,链接全球价值链中国节

点,跳出过去只接入了全球能源价值链网络的局限,从而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

网络。 目前,中国在海合会国家投资建设了中阿(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中
国—沙特(吉赞)产业园、中国—沙特泰达园和中国—阿曼(杜库姆)产业园等

产业园区。 2022 年 10 月,中国投资在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开工投产,成为中

阿产能合作示范园首家正式投产企业。② 在中国—沙特泰达园的合作中,泰达

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海外园区运行模式输出给沙特工业管理局所辖各园区,有
助于沙特的工业园区管理的现代化。③ 另外,中国—沙特(吉赞)产业园总投资

61. 06 亿美元的化工化纤一体化项目已获沙特投资总局批复,该项目是沙特吉

赞经济城的首个招商引资项目,也是沙特王国建国以来首个外国独资石化

项目。④

(四) 中海合作新模式推动海合会国家形成全球价值链区域节点

在冷战结束后的上世纪 90年代,海合会国家出现了以阿联酋迪拜为代表的

“迪拜模式”。⑤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光鲜亮丽的“迪拜模式”迅速成为债务高企

的“迪拜危机”。 海合会国家在认知自身发展模式短板之后,也亟需寻找虚实结

合的新发展模式。 因此,通过数字经济转型以虚实结合的特色模式,努力成为全

球价值链区域节点是海合会国家必然的战略选择,海合会国家与中国的虚实合

作为该模式探索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首先,中海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兴未艾。 数字化转型是海合会国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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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蕊、郭宏、蒲小梅:《国际生产短链化的行业表现、现实影响与中国应对》,载《经济纵

横》2023年第 2
 

期,第 63-72页。

 

任皓宇:《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迎来首家正式投产企业》,人民网,2022 年 10 月 4 日,
http: / / world. people. com. cn / n1 / 2022 / 1004 / c1002-32539460. html,上网时间 2023年 6月 7日。

 

《天津经开区创新发展加快绿色产业布局》,天津政府网,2023 年 5 月 29 日,https: / /
www. tj. gov. cn / sy / zwdt / gqdt / 202305 / t20230529_6252659. html,上网时间 2023年 6月 7日。

 

宋微:《共建“一带一路”添翼中东发展》,载《国际商报》2023年 3月 24日,第 6版。

 

“迪拜模式”是指以房地产、金融业和旅游业等产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使用金融杠杆

促进经济发展。 这种模式忽视了经济发展的科学规律,没有依托实体经济生产和工业化,使得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不匹配。 尤其是,迪拜所推崇的高端房地产业和金融业,
其金融资本也大多并非来自阿联酋,这就导致迪拜的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不掌握在本国手中,极易

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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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多元化的重要路径,海合会国家均出台了数字化转型战略。① 沙特启动了一项

180亿美元的建立大型数据中心网络的计划,计划将沙特转变为海湾地区主要数

据中心枢纽。 而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上具有较为领先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5G、大
数据中心、移动支付、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优势和应用

落地优势,并且中国自身在数字领域的庞大市场也有利于中国技术不断迭代。
目前,中国为海合会国家数字化转型提供的软件、硬件的数字基础设施,已经开

始全面落地。 如华为已与科威特、阿联酋、沙特、巴林等国 10 余个中东电信运营

商签署技术协议,推动建设 5G 网络;沙特数据与人工智能局与阿里巴巴、华为等

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内容涉及智慧城市建设、阿拉伯语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等。②

同时,以中阿技术转移中心和中阿博览会为代表的平台,已经成为中国技术转移

的重要平台,并为海合会国家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中国—阿拉

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自 2015年建立以来,已经建立了阿盟、沙特、约旦、阿曼、阿
联酋、埃及、苏丹、摩洛哥、卡塔尔和尼日利亚等 10个双边技术转移中心。 而技术

领域的互动显然有助于产生和创造新的价值链。
其次,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实践表明,物流是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复杂

价值链系统依赖高效的物流系统。④ 因此,物流中心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中的

内涵价值本身就格外重要。 海合会国家位于亚非欧地缘枢纽,发展物流中心优

势明显。 从中海间物流合作角度看,阿联酋建有 16 个现代化港口,配套设施十

分先进,杰贝阿里港 2018 年吞吐量为 2210 万标箱,集装箱吞吐量居世界前 10
位。 中国中远海运于 2016年获得了阿联酋哈利法港二期码头 35年特许经营权。
沙特 2020年海运吞吐量超过 1,350万吨,在全球排名第 20位。 其中沙特吉达港

是红海沿岸最大港口,是连接亚非欧的重要枢纽港口。 卡塔尔哈马德港则是中

东海湾主要港口,也是卡塔尔“卡塔尔 2030 国家愿景”规划的重要内容。⑤ 中国

的物流管理经验与物流技术输出,显然能够提升该区域港口基础设施的溢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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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莹:《中国与海合会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现实与路径选择》,载《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2年第 5期,第 24-25页。

《中东地区数字经济加速发展》,载《人民日报》2021年 1月 14日,第 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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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也应看到,本质上跨境电商依赖先进的物流体系,在物流中心建立区域仓储

节点能够有效降低电子商务的成本。 科尔尼中东公司最新报告预计,到 2025年,
海合会国家电商规模将达 500亿美元。① 同时,海合会国家的物流业发展可以使

得海合会国家成为跨境电商的前置仓,促使海合会国家建立物流产业集群,深度

嵌入全球物流价值链。 因此,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在实体端的港口设施合作,在虚

拟端的管理、物流、电商技术上的合作,将有助于海合会国家区域优势发挥而形

成区域价值链节点。
最后,中国企业在海合会国家纷纷设立区域总部。 据调查,目前有超过

6,000家中国企业在阿联酋展开业务,其中超半数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在中东设

立区域总部,其中 82%的受访企业将总部设立在阿联酋。② 例如在石油化工领

域,2018年 6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在在迪拜 CNPC 大楼召开会

议,宣布成立中东分公司。③ 在建筑工程领域,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沙

特投资部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在沙特设立中东区管中心。④ 在互联网领域,腾讯

游戏将其中东和北非地区总部设立于迪拜互联网城(Dubai
 

Internet
 

City)。⑤ 在

物流领域,2018年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化产业互联网公司菜鸟网络与阿联酋航

空货运部 SkyCargo 在迪拜机场建设了一个辐射亚欧非三大陆的 eHub(数字贸易

中枢),助力菜鸟实现“72小时全球交付”目标。⑥ 中国企业在海合会国家设立区

域总部,能够直面海合会国家市场和中东市场,不仅便于中国企业开展经营活

动,同时有利于培养本地化人才,加强海合会国家竞争力,促使海合会国家成为

中东地区供应链和价值链上的枢纽中心。 同时,在高端服务领域,中国—阿拉伯

国家银行联合体、中国—阿联酋共同投资基金等金融投资机制,也为海合会国家

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动力。

·9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GCC
 

E-commerce
 

Unleashed 
 

A
 

Path
 

to
 

Retail
 

Revival
 

or
 

a
 

Fleeting
 

Mirage?,”
 

Kearney,
 

October
 

5,
 

2020,
 

https: / / www. middle-east. kearney. com / consumer-retail / article / - / insights / gcc-e-
commerce-unleashed-a-path-to-retail-revival-or-a-fleeting-mirage,

 

上网时间:2023年 6月 1日。

 

齐力:《中东地区继续成为中企持续深耕的投资目的地》,载《中国对外贸易》2022 年第 8
期,第 62-63页。

 

《中油工程成立中东分公司》,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18 年 6 月 26 日,http: / / news. cnpc.
com. cn / system / 2018 / 06 / 26 / 001695397. shtml,上网时间:2023年 6月 1日。

 

《走进地区总部———陈伟庆大使赴中国港湾中东区管中心调研》,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沙特

阿拉伯王国大使馆,2021年 11月 11日,http: / / sa. china-embassy. gov. cn / xwdt / 202111 / t20211111_
10446944. htm,上网时间:2023年 6月 1日。

 

王辰:《腾讯游戏进驻迪拜互联网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9 年 6 月 27 日,
http: / / www. mofcom. gov. cn / article / i / jyjl / k / 201906 / 20190602876727. shtml,上网时间:2023 年 6
月 1日。

 

王林:《菜鸟网络与阿联酋航空合作
 

打造迪拜 eHub》,中青在线,2018年 6月 13日,http: / /
news. cyol. com / yuanchuang / 2018-06 / 13 / content_17288315. htm,上网时间:2023年 6月 1日。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3年第 6期

五、 总结与展望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新环境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海合会国

家作为传统能源国,更容易受到国际政治经济新环境冲击影响。 在新一轮科技

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和能源结构的调整中,海合会国家亟需对未来发展路径进行

战略构建。 新地缘政治和沙伊和解也为海合会国家发展带来了机遇,全球价值

链的结构性调整,特别是全球发达国家集体产业回迁和回缩,对海合会国家经济

转型和工业化进程将产生不可预测的负面影响。 在此背景下,中海合作为海合

会国家通过中国全球价值链中心节点融入新型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机遇,并为跨

区域价值链合作创新打开了空间。
首先,从战略格局上看,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

发展理念吻合人类发展的历史大趋势,海合会国家希望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和

经济话语权,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两者之间有战略利益的一致性。 海合会国家独

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背景,注定海合会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路定会

与众不同。 中国积极战略对接海合会国家自身发展战略和计划,在多层次、全方

位、宽领域中互利共赢,能够实现双方共同发展,提升海合会国家全球价值链地

位,并助力海合会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其次,从跨区域价值链的合作创新角度看,跨区域价值链的合作既依赖于贸

易的互补性以及产业链相互投资的融合性,同时,更重要的是需要有跨区域价值

链的主导国进行内驱动力牵引。 以当下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节点特点和规模体

量能力分析,在制成品端,中国的全球枢纽中心节点不仅不可撼动,同时正在向

高端制造方向持续攀升。 在此基础上,中国与海合会一体化的区域价值链合作

不仅具有了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和产业链合作基础,同时中国技术的成熟外溢

也为海合会国家发展注入科技力量。
最后,必须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同海合会国家的产业合作并不是所谓的“低

端转移”和“资本外投”,而是根据中国和海合会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国家发展情况

进行的互补结合,目的在于各自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战略地位,维护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因此,中国和海合会国家跨区域价值链合作,共同实现

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将为全球价值链理论实践延拓提供新范式,更可为海合会国

家梦寐以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现实的发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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